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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版业来说，2019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

一年是出版工作划入中宣部管理后，落实新的政治要

求、管理职能的开局之年。书号管理调控、产业机构调

整、资源合理分配、注重文化安全、推出精品力作、培

养先进文化，是2019年出版业的主旋律。童书出版作为

出版产业最活跃、最具有市场前景的一部分，焕发出勃

勃生机，儿童阅读推广也积极参与阅读文化建设，尤其是

在调动家庭教育和语文教育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稳健、平衡与创新：童书出版的总体

状况

1. 三大板块

自2017年以来，童书细分中就形成了受欢迎的儿童

文学、绘本、科普百科书三大板块，这三大板块在三年

间的增速一直超过童书整体增速，它们在童书交易额中

占比逐年提升，2017年为65.6%，2018年为66.4%，2019

年为69%，科普百科童书在这三大板块里又占到近40%。

由儿童文学占比最高，到科普百科占据领先位置，这是

童书出版的一个重要转折，意味着其受到儿童阅读的知

识学习取向的影响，家庭教育更加趋向实用性。绘本

出版发展态势迅猛，与亲子阅读和幼儿教育的大环境

有关，越来越多的幼儿园意识到游戏和艺术课程的重要

性，绘本阅读课、绘本剧表演课、家庭亲子剧等科目占比

大幅上升，这对绘本创作和出版都是利好消息。

2. 主题出版

2019年，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郭义强表示：“做好今

年主题出版，要把握首要政治任务，宣传阐释好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推出一批主题鲜

明、内涵丰富、感染力强的学习读物，为推动学思想、

用思想，让这一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提供有力出

版支持。”[1]主题出版是新闻出版署贯彻落实十九大精

神，加强文化建设，强化出版产业不仅要讲经济效益，

还要讲社会效益，尤其是要讲政治的具体举措。2019

年，主题出版工作尤为重要。在此形势下，童书的主题

出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爱国思想的童书化出版，

如大象出版社的“给青少年讲红色纪念馆里的故事”丛

书，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100位科学家的中国梦》，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少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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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出版社的“美丽中国·从家乡出发”系列；二是现实

主义题材儿童文学作品和主旋律童书的出版，如明天出

版社的《雪山上的达娃》，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深

蓝色的七千米》；三是弘扬科学精神和时代进取精神的

童书，如未来出版社的《揭秘超级工程》，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的《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中国航天》。

3. 畅销书的平衡

此 前 ， 每 年 都 有 类 似 杨 红 樱 的 “ 淘 气 包 马 小

跳”“笑猫日记”、北猫的“米小圈”系列等原创儿童

文学畅销书，畅销书作家也较为集中，如曹文轩等。

但2019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杨鹏的《装在口袋里的

爸爸·百变昆虫侠》发行量超过24万，山东教育出版社

“梁晓声童话”系列发行了9万多，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商晓娜的《拇指班长17·我的机器人邻居》发行超过10

万，出现了很多新兴的童书作家。

此外，2019年，原创绘本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畅销

书。如接力出版社彭懿著、田宇绘的《我用32个屁打败

了睡魔怪》。这个绘本在悠贝上线预售后，近两万人下

单购买，作者录制的故事音频，上线一周后，阅读量破

13万。据统计，2019年年底，该原创绘本累计销售达6

万册，堪称原创绘本的“爆款”。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上半年“小猪佩奇”火了，《流浪地球》带起了一拨

“科幻热”，科幻文学不再停留在儿童接受层面。

4. 新人的出场

新世纪是儿童文学一个重要的发展期，也有人把新

世纪的前十年称为童书的“黄金期”。海飞曾说：“改

革开放使中国儿童文学和童书出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

变。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儿童文学和童书出版

呈现‘井喷式’发展，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被誉为‘黄

金十年’的高速度发展期，并展现出大时代的蓬勃气

象。”[2]不管“黄金十年”说法是否合理，儿童文学的

确进入了全面发动期，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在出版童

书，且都在抢夺原创儿童文学作品，都在争取3个多亿的

儿童读者，因此能写儿童文学的作者几乎被全部调动起

来，甚至马原、赵丽宏、毕淑敏、张炜、叶广芩、梁晓

声等不少当代有影响力的作家也都转向儿童文学创作，

以至于近两三年的各类获奖童书里都有当代作家的身

影。2019年却呈现出与之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儿童文

学新人辈出，无论是儿童诗、儿童散文，还是儿童小说

和童话，都涌现出了一批新人，就是其他畅销书，也不

再是雷欧幻象之类的作者了。

5. 总结性系列童书的出版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多家出版社推出“70

年”系列儿童文学，还有的出版社出版了其他系列。总

结性系列童书的出版和主题出版相关，但也不完全属

于主题出版。如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光荣榜”

系列75本书，该书系收录冰心、洪汛涛、孙幼军、束沛

德、金波、樊发稼、张之路、高洪波、曹文轩、汤素

兰、伍美珍、薛涛、殷健灵等不同时代儿童文学作家的

代表性作品；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儿童文学经典作品集”系列，精选新中国成立以来

全国70位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70部作品，既有新中国成

立前叶圣陶、张天翼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也有新中国成

立后开始繁荣创作的洪汛涛、金波、孙幼军等当代儿童

文学作家的作品，还收录有新时期进入儿童文学领域的

曹文轩、梅子涵、张之路等的作品。以总结形式展现童

书经典力作，这虽是童书出版的应景之为，但也是童书

经典化的一个路径。

6. IP开发性童书出版

IP即具有知识产权价值的产品，童书的IP开放不但

与童书作为畅销书的特质有关，也与作家的符号价值有

关。儿童文学和童书的IP开发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把

畅销书改编成影视或其他文化产品，使之更具文化产品

的属性；二是借助畅销书作家的影响力，开发其最具有

畅销书潜质的作品，使之变成另一种畅销书。2018年至

2019年，伍美珍“同桌冤家”系列校园小说由若晴文化

购买版权，改编成漫画版，市场反响非常好。这就是一

个童书IP开发的典型案例。伍美珍的“同桌冤家”系列

自2005年问世以来，以幽默的人物、搞笑的情节、贴近

生活的故事，在忠实还原小学生校园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的过程中，通过诙谐生动的文字风格，以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为同学们答疑解惑、减压排忧，并为他们送上

友谊和欢笑。

7. 其他类别童书的丰富

2019年童书出版品种众多，包括游戏益智童书、教

育类童书、百科知识童书、传统文化改编类童书，以及

大量的幼儿图书。如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聪明孩子

的百科全书”系列、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DK万物运

转的秘密（修订版）》是百科知识童书；吉林科技出版

社的“传统中国”系列是传统文化童书；语文出版社的

《幼儿普通话365句》是幼儿图书。

此外，2019年还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民间故事、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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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的童书和以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的童

书，如江西教育出版社的“给孩子讲中国故事”系列。

当然，其间存在部分民间故事和神话改编的童书质量低

劣，体现在生硬地搬用、缺少艺术化表现等方面，需引

起业内人士注意。

二、多种力量的影响：童书出版的问题与

思考

1. 政策导向的表现方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连环画的出版一方面是为了“扫

盲”，另一方面是为让“小人书”反映现实生活，对

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教育。[3]华山、徐光耀、王愿坚、管

桦、刘知侠、李心田、颜一烟、萧平和邱勋等创作的红

色儿童文学经典读物的出版，也是为了对孩子进行革命

历史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新时期以来，童

书出版一直在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下健康发展，近年来，

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的提倡和挖掘，也是让童书出版

与时代结合，与现实结合，且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传播。2018年和2019年政策导向非常鲜明，包括2019

年“中国好书”评选和2019年“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

程”的评选等，都强调了政治导向，价值观的正确表达

和输出。如2019年“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程”选入的

《新中国极简史：1949—2019的年度故事》《人民英雄

纪念碑》《共产党宣言（少儿彩绘版）》等11种人文社

科图书，《建一座窑送给你》《小兵雄赳赳》《阳光大声

地朗读中国（精装版）》等19种文学艺术类图书。

2. 民间评价机制的运作

积极有力的政策导向性的官方评价体系持续影响童

书出版的主流化，为童书出版稳住了方向，但童书出

版受到民间评价机制的影响。首先是民间商业排行榜，

包括作家富豪榜，虽然主要是为了炒作，营销意义大于

实际意义，且这种榜单只追求社会影响，不追求真实品

格。但这类民间商业排行榜影响力不容忽视，因其视觉

冲击力很大，借助社会媒体的传播，会产生较大的社会

影响力，甚至有可能影响官方对出版产业的决策。其次

是少儿报刊推出的各类奖项、排行榜和推荐书目。如

《儿童文学》杂志举办“金近奖”、《东方少年》杂志

推出重点扶持计划作品评选、《少年文艺》设立“周庄

杯”儿童小说奖等，这类评介具有半官方性质，因为少

儿报刊虽为企业化运作，但基本模式还是官方体制、事

业编制。再次是亲近母语和新阅读等民间阅读推广机构

的好书评选、排行榜和推荐书单。

3. 学校语文教育的推动

2019年，温儒敏总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

的部编本语文教材全部编辑出齐并全国统一使用，部编

本语文教材无论是小学部分，还是中学部分，按照编写

者的说法，就是要重建语文知识体系，阅读教学实施

“三位一体”，并区分不同课型。部编本语文教材还把

课外阅读纳入教材体制，小学低段的识字写字教学更加

讲究科学性，小学中高段注重提高写作教学的效果，倡

导读写结合。值得关注的是，部编本教材在语文教育理

念里加上了对家庭阅读的指导，这虽不符合语文教育的

规律，但阅读理解和读写结合回归语文是没错的。语文

教材对阅读的重视，会极大地推动童书出版，尤其是语

文教材里加大了古文和古诗词的分量，会推动与古文、

古诗词和传统文化有关的童书及与教材配套阅读的相关

读物的出版。

4. 国家文化安全的定位

出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文化安全、繁

荣文化发展方面担负着重要责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出版的力量在于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广泛

传播力和持续传承力，以及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

力和教化力。[4]童书出版不但是出版产业重要的内涵，

也是文化产业核心内涵，从国家文化战略高度看，童书

出版事关民族未来，事关文化自信。重视童书出版与国

家文化安全问题，是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出版人都应做

好的。童书出版是儿童文化，无论是引进童书，还是原

创童书的出版，都关涉儿童精神成长，是国家、政府对

童年文化设计的一部分，因此要从文化发生学角度上进

行深度设计，让童书出版在童年精神培养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从而建构起一堵坚强的国家文化安全的大墙。

值得肯定的是，2019年童书引进更加规范，盲目译介

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遏制，对原创童书出版的推

动，保证了童书出版的文化安全系数。

5. 重视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改编

就2019年情况看，有些专业童书出版社过分依赖主

题出版和政策扶持，而民营图书公司的童书出版却太过

依赖语文教育，甚至刻意紧跟应试教育，结果不少教材

教辅和知识读物不但没有注重培养儿童文化素养和健康

人格，还成为应试教育的助力。值得警惕的是，为数不

多的几家具有儿童文学出版优质资源的出版社，其出版

内容过于依赖原创儿童文学。

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童书作家资源依旧是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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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国儿童文学作家的整体原创力并没有预想的那么

强大，也缺乏众多能够走向世界的优秀作家。因此，目

前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要想在短期内创作出众多精品力

作的可能性并不大，这种情况下，过分依赖原创儿童文

学，反而会造成资源抢夺或过度开发。因此，充分挖掘

民间文化资源，对民间文学进行深度的艺术化、儿童文学

化的改编可能是一条值得探索的童书创编与出版之路。

三、生态的变化：儿童阅读推广的问题与

思考

1. 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薄弱

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少儿图书馆，是童书出版社会

化的重要途径。少儿图书馆在童书的阅读推广方面应

扮演专业性的角色，起到正面和正确引导的作用，但目

前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够。

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在儿童阅读推广方面做了诸多工作，

与新教育机构联合举办了多场阅读推广活动。深圳少儿

图书馆每年做一个“十大童书”的评选，这是一种阅读

推广。其他少儿图书馆也应有一些品牌性的儿童阅读推

广活动，让优质的童书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2019年

4月，中国图书馆学会号召全国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

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等充分利用图书馆的服务平台和

独特优势，在广大少年儿童中开展以“爱祖国，爱阅

读——学习强国，阅读圆梦”为主题的“2019全国少年

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

2. 社会商业阅读推广的过度市场化

社会上的商业阅读推广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阅读推

广教育机构和文化公司，它们以儿童阅读推广方式实

现盈利，低折扣从出版社和民营图书公司进书，然后向

家长和语文老师进行推销。另一类是民营图书公司的商

业阅读推广。这两类阅读推广目的不是推精品，不是传

播经典，而是要推广产品，因此会尽量以低折扣、高回

报的方式进行童书倾销。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优质的经典

和原创童书进不了校园，而是那些品质低的拼音识字读

物和一些未经过专业人员编撰的读物却大量走进小学校

园、社区和家庭。基于此，10月21日，教育部基础教育

司发布通知，决定开展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图书审查清理

专项行动，重点审查清理范围为中小学校图书馆的图

书、期刊、电子读物等。11月，教育部又印发2019中小

学图书馆推荐书目，严禁盗版书入馆。

3. 阅读推广方式的变化

2018年之前，童书推广多借助微博、微信朋友圈和

公众号等方式，2018年改为喜马拉雅听书，2019年则转

战到最火爆的抖音。以上三种推广方式都是新媒体。

京东图书与艾瑞咨询联合发布了《2019中国图书市场报

告》，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线上图书用户不同阅读形

式中，电子书占94.1%，纸书占77.0%，听书占64.1%，

55.6%的用户会阅读报纸、杂志。国民阅读习惯的改变，

推动了整个图书市场向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变，

数字阅读已成为主流阅读方式。儿童阅读受到数字化新

媒体的影响，其推广营销方式已朝向多媒体、融媒体的

互动，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传统的召开新书首发式、

作品研讨会和进校园宣讲等形式已然落伍。

4. 呼唤公共理性的形成

公共理性是卢梭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他把公共理

性定义为出自理性的普遍正义的法律。康德强调公共理

性旨在追求自由、严谨和公开的公共交流，其公共理性

实际上是指个人理性的公共运用。[5]公共理性在阐释学

里指阐释文本时有一个普遍遵循的公共认知和评价尺

度，公共理性意味着公众有一个共识，而不是“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那种理性多元化。儿童阅读推广

需要科学规划、科学方法，还要有系统化、合理化和高

效化的机制，不然，就容易变成商业炒作，这不利于形

成公共理性消费，容易形成跟风阅读、盲目消费。优质

的童书需要规范和专业性的推介和阅读，因此公共理性与

读者的素养是紧密联系的。

四、精品化和专业化：童书出版及儿童阅

读推广的主要走势

1. 儿童文学与童书出版的互动更加紧密

自现代文学先驱倡导儿童文学作为“小学校里的文

学”起，儿童文学就成为童书最重要的部分，童书出

版与儿童文学共生共荣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份历史

经验。今后，这依然是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一个大趋

势，不但儿童文学出版会成为童书出版的一个板块，儿

童文学与儿童阅读推广的结合也会更加紧密，且儿童文

学的推介比其他童书将更具有内涵上的优势。此外，儿

童文学作家在儿童阅读推广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会更好，

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

2. 童书出版更加精品化

从2018年开始，主管部门整顿出版秩序，书号开始

削减，2019年依然如此。这一政策在短期内不会有变

化，很多出版社和民营公司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其影响

主要有五个方面：过去靠书号扩展、与民营书商合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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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为主要受益的出版社难以持续这种传统的模式；出版

社和民营公司不得不控制图书品种和规模，把有限的书

号用在最值得出版的有价值的且盈利的图书上，这种情

势下，童书出版会更加精品化；出版门槛越来越高，品

质不高的童书将难以出版；书号有限，自费出版付出的

成本会更高；随便就可以出版一本书的情况不再持续，

对一些新人来说，出版的挑战更大。

3. 童书购买和儿童阅读行为会更加理性

2019年，“80后”家长会是最主要的童书购买和消

费群体，也是最具童书消费话语权的群体。“80后”家

长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

级和其他一线城市里的“80后”家长多有硕士、博士学

历。他们对童书质量要求会更高，对儿童阅读推广的专业

性会更强，所以童书购买和儿童阅读行为会更趋于理性。

4. 童书出版作为童年文化的重要属性获得认可

童书出版是童年文化、成长文化的重要部分。童年

文化的创设主要依靠成人对儿童的观照、关注和爱护，

是基于现代儿童观的文化行为。儿童教育、童书出版和

其他儿童场所、设施等都是童年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

童年文化的一部分，童书出版在未来一代精神成长过程

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需要精心设计、精心创

造、精心推广，使之发挥更大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

受教育条件和其他文化条件的影响，社会、大众对童书

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会越来越深，不久的将来，童书出

版、儿童文学和童年学一样，会成为显学。

结语

2019年童书出版依然是图书零售市场中码洋比重最

大的一类，连续多年的较高增速已吸引了众多出版社和

民营图书公司。市场无序竞争依然形势严峻，童书出版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还任重道远。深化童书出版融合，推

进童书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大趋势。郭义强曾表示，

出版是内容产业，做优内容是出版业的立身之本。不管

技术如何演变，对出版内容的高质量要求不会变也不能

变。出版人只有始终把高质量、高品位作为不懈追求，

才能为社会、为读者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才能有效提

升读者的阅读体验。在推进融合发展进程中，出版界要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将更多精

力、资源投向内容生产，深耕优质内容，倾力打造更多

思想精深、创意精彩、技术精湛、制作精良，“两个效

益”俱佳、叫好又叫座的出版精品。[6]2019年童书出版

守正创新，走在探索之路上，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呈现

了多面的风采。2020年对童书出版来说将是更值得期待

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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